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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甫到韩愈 

张 忠 纲 

摘 要 ：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 ，到杜 甫为一大变化 ；唐诗 的发展 ，到韩愈为一 大变化 。而韩诗 之 变，就 

继承关系而言，主要是承杜诗变化而来的，特别是将杜诗的奇险倾向，推扩到极致而“自成一家新语”。而 

他对杜诗的继承与发展，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诗学渊源的。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 

是杜、韩相继促成唐诗大变的主要手段。杜、韩是古典诗歌由“唐音”转向“宋调”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杜甫；韩愈；奇险倾向；诗歌新变 

如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期，套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那 

么 ，杜甫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最后一位诗人 ，后期的第一位诗人。以杜为界 ，前后期 的诗歌风 

格大变。杜甫既集前期诗歌之大成，又开后期诗歌之“新世界”，可以说，后期诗歌的发展，无不受其 

牢笼。正如郝敬所说：“诗至子美而大成，亦 自子美而大变，不可不知。”①陈廷焯亦云：“诗至杜陵而 

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 

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自有杜陵，后之学诗者， 

更不能求《风》、《骚》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为止境。韩、苏且列门墙，何论余子。昔人谓杜陵为 

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②就唐诗而言，“安史之乱”前后，风格亦大不同，而杜甫正是转变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多沿用明人高榛《唐诗品汇》的初、盛、中、晚四分期来评论唐诗，其实并不科学。如比较 

通行的说法，玄宗开元至代宗永泰(713—765)为盛唐，代宗大历至敬宗宝历(766—826)为中唐，将代 

宗一朝分属两期，又将杜甫归属盛唐，而杜甫的许多著名诗篇，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 

迹五首》、《登岳阳楼》等等，都作于大历以后。杜甫现存 1450多首诗，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只有 

100多首。严格来讲，“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是李白，而不是杜甫。杜甫的诗，不是盛唐的“颂歌”， 

而是盛唐的“挽歌”，是对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反思。杜诗所达到的高度成就，使其成为人们学习和 

效仿的范本，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燮即云：“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再，刘禹锡、杜 

牧之雄杰 ，刘长卿之流利 ，温庭筠 、李商隐之轻艳 ，以致宋 、金 、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 ， 

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③他人无论，只就韩愈而言，他的诗，虽亦学多家，如李白等，但 

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杜甫。而他学杜甫，也是有所偏重的。赵翼说：“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 

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 

作者简介：张忠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 1584页。以下凡引杜甫诗 

文之语，皆据此本，非有必要者，不另注出。 

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3940页。 

③ 叶燮：《原诗 ·内篇上》，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 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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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前 ，纵极力变化 ，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 陵奇险处 ，尚有可推扩 ，故一眼觑定 ，欲从此开 山辟道， 

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①而韩愈的学杜奇险，乃是有其思想和诗学渊源的。 

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 

在韩愈之前。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 

守官，未坠素业。”又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说：“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的政 

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有的论者称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他直 

接继承 了原始儒家的人性思想 。杜甫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 。其《过津 口》诗云 ：“物微 

限通塞，恻 隐仁者心。”杜甫明确指 出恻隐之心 即仁心 ，这就具有在我 国思想史上独立地重新发明失 

落已久的孟子人性思想核心的意义。“安史之乱”后，杜甫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亲身经历了国 

家深重的苦难，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加之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深深懂得儒家“邦以民为本”的 

道理。因此，他对饱尝战乱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他继承和发扬了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 ，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对“安史之乱”以后亟须复兴儒家传 

统予以格外关注。大历五年(770)，杜甫经过衡山县参观孔庙新学堂时，特别写了一首《题衡山县文 

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诗 ：“旄头彗紫微 ，无复俎豆事。金 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 。呜呼 已十年 ，儒服 

敝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我行洞庭野，炊得文翁肆。优优胄子行，若舞风雩至。周室宜中 

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 ，焕然立新意。衡 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因见县尹心 ，根 源旧宫闽。 

讲堂非曩构，大屋加涂壁。下可容万人，墙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林木在庭户，密干 

叠苍翠。有井朱夏时，辘轳冻阶户巳。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故国延归望，衰颜减愁思。南纪改波 

澜，西河共风味。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他对安史乱后十余年来，战 

乱频仍，生灵涂炭，儒学不讲，道德沦丧的惨状，深感痛心。而对衡山县令陆某重修孔庙新学堂，以儒 

家思想培养新人的义举，大加赞赏。他认为“儒服敝于地”的现状必须改变，唐朝要中兴，“孔门未应 

弃”，就必须振兴儒家思想，恢复儒家传统。所以，他从衡山县“首唱恢大义”的壮举中，看到了未来的 

希望，不觉“衰颜减愁思”，“高歌激宇宙”，诗人那种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 

在崇尚儒学 、恢复儒家道统方面，韩愈和杜甫是心有灵犀的。孙何《文箴》云 ：“奕奕李唐 ，木铎再 

扬 。文之纪纲，断而更张。巨手魁笔 ，磊落相望 。凌轹百代 ，直趋 三王 。续《典 》绍《谟 》，韩领其徒。 

还《雅》归《颂》，杜统其众。”②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诗 中，韩愈明确表示：“生平企仁义 ，所学皆孔周 。”③故身为监察御史 ，面对饥荒重赋 ，百姓卖儿鬻女、 

弃尸路旁的惨痛现实，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上陈人疾苦”，“为忠宁自谋”?于是被贬阳山令。 

他说：“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我身蹈丘轲，爵位不早绾。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 

崇丘轲。”他的冒死谏迎佛骨，如同杜甫的疏救房瑁，都是基于儒家“以道事君”的直言敢谏传统的。 

杜甫于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六 日始被任命为左拾遗，当月房珀罢相，杜甫仗义执言，上疏谏诤，力辩 

“罪细不宜免大臣”，遂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亏宰相张镐救免。杜甫虽然胳膊扭不过大腿，但他 

并未改变 自己对房瑁 的看法。在六月一 日上肃宗 的《奉谢 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他还是极力为房瑁 

说好话：“窃见房瑁，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瑁，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 

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他希望肃宗能“弃细录大”，所以才“冒死称述”。杜甫因此被贬为华州 

① 赵翼：《瓯北诗话》卷三，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第 1164页。 

② 孙何：《文箴》，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曲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I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 221页。以下凡引韩愈诗文之语，皆据此本，非有 

必要者 ，不另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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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了朝廷。杜甫虽因疏救房瑁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始终未悔。从 

其对房珀的一贯态度，可以看出杜甫并非愚忠，更不会阿谀奉承，无原则地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旨。 

李纲日：“方肃宗之怒房瑁，人无敢言，独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废斥终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已 

者，与阳城之救陆贽何以异!然世罕称之者，殆为诗所掩故邪。”①韩愈和杜甫都是操行坚正、荣悴不 

易、真率不诡随的儒者。他的谏迎佛骨与杜甫之疏救房瑁何异 !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而毅然奉 

召宣抚镇州，又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他一贬阳山，再贬潮州，历经坎坷，而卫护儒家道统的坚定信念 

始终不渝 。他在《与孟尚书书》中说得很坚决 ：“释老之害过于杨墨 。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 

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 

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 

以从于邪也。”真有点儿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在《原道》中，他直接揭示出自己的儒家道统观：“斯吾 

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他是以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 

的。他认为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不传，而他 自认是孟子之后的继承人。所以他对孟子的评价很高。 

《送王秀才序》云：“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故求观 

圣人之道，必 自孟子始。”《与孟尚书书》亦云：“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 

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向无孟氏， 

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但韩愈对孟子人性思想的核 

心“恻隐之心为仁”，却没有作出重新发明。杜甫说 ：“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不过行俭德，盗贼 

本王臣。”韩愈却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应该说，杜甫的儒家 

思想更具有实践性的品格 ，他继承和发扬的多是儒家思想积极 的一面，而韩愈则是精华和糟粕兼收 

并蓄 的。 

杜甫和韩愈对孟子的重视 ，既是时代使然 ，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必然。在此之前 ，《孟子 》一直被 

列为子书，不能称“经”。但“安史之乱”以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随着孑L子及儒学地位的提高，孟 

子的思想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 ，要求把《孟子》列为经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与杜甫 同时的礼 

部侍郎杨绾于宝应二年(763)六月二十 日所上《条奏 贡举疏》中已有“孔孟之道”的称谓，将孟子与孔 

子相提并论，而他在本年七月二十六 日奏贡举条 目时，更请求升《孟子》为经：“《论语》、《孝经》皆圣人 

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共为一经，其试如上。”②唐代宗把杨绾的建议交由 

大臣李栖筠、贾至、严武等讨论，他们认为“今绾所请，实为正论”，但“以为举人循习，难于速变，请自 

来岁始”。代宗“乃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兼行”③。虽因种种原因，孝廉科于德宗建 中元年 (780)即停 ， 

但却反映了孟子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而贾至、严武和杨绾，都是杜甫与之交往密切的友人。 

与孔子不 同的是 ，孟子与《孟子》一书的地位，在唐以前是不高的。司马迁作《史记》，并未为孟子 

单独列传，而在《孟子荀卿列传》多人合传中，真正写到孟子生平事迹的，只不过一百三四十个字。整 

个两汉时代，为《孟子》作注的，相传只有六家，流传至今的，只有赵岐的《孟子章句》一书。整个魏晋 

南北朝时期，见于著录的，只有晋代綦毋邃《孟子注》一种，且已失传。而到唐代，情况起了变化。唐 

代研究《孟子》的专书，见于著录的共有五种，而其中三种就作于杜甫和韩愈生活的年代，这就是陆善 

经的《孟子注》、张镒(?一783)的《孟子音义》、丁公著(769—832)的《孟子手音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 

景下，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才明确地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观，大力弘扬儒家思想，使孟子的 

地位更加提高，影响更加广泛。 

① 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梁骆集》卷一三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引李纲语，皆出此本。 

② 王溥：《唐会要 ·贡举中 -孝廉举》，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1396页。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 1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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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杜甫和韩愈的思想，其主导方面虽是儒家思想，但亦程度不同的受到佛、道 

思想的影响。其实，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统治方略，在隋文帝时已露端倪。而到唐玄宗时代，以儒 

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统治格局基本固定下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自然会受到影响。譬如 

杜甫同情弱势群体的“恻隐仁者心”的儒家情怀，与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是相通的。杜甫离开朝廷 

后．“漂泊西南天地间”，艰难困苦的生活使他走向了人民，更增强了他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心，他总是 

尽其所能，乐于助人：“药许邻人剧”，“枣熟从人打”，“拾穗许村童”。到湖南后，生活极其困苦，还“减 

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杜甫不但对穷苦百姓关爱，对他的仆人关爱，对动物、小生命，对环境也十 

分爱惜，充满侧隐之心：“筑场怜穴蚁”，“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分减”，历来注家都没有注明出 

处。“分减”，是佛教用语，出自《华严经》。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一中出现了三次。菩萨行十 

种施 ，“分减施”为其一 ，“何为菩萨分减施?此菩萨禀性仁慈，好行 惠施 ，若得美味，不专 自受 ，要与众 

生，然后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①。杜甫用的是佛经原意。韩愈虽极力攘斥佛老，但在时风的影 

响下，在与僧人的交往中，他的思想亦有所变化。其《原道》之“博爱之谓仁”，《原人》之“圣人一视而 

同仁”，虽根源于儒家，但与佛家仁慈爱人、众生平等之思想亦不无关系。有的论者则认为是“融墨于 

儒”，与墨家提倡的“兼爱”有相通之处④。陈寅恪甚至认为韩愈的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 

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③。虽未尽是，但亦不无道理。 

韩愈是思想家，又是开宗立派的诗人 ，他是韩孟 (郊)诗派的领袖人物。正是 由于在恢复儒家道 

统上思想的一致，所以韩愈对杜甫非常推崇，张晋《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之三十二云：“吏部才 

雄气亦豪，精神远与少陵交。”故其《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 

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醉留东野》又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 

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韩愈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是李杜并尊的，对 

二人并无优劣之分。他在诗文中凡是提到杜甫，几乎都是与李白并称的，如《荐士》诗云：“勃兴得李 

杜。”《城南联句》云：“蜀雄李杜拔。”《感春四首》其二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石鼓 

歌》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韩愈并尊李杜，故其诗风格既有李诗的豪逸，又有杜诗 

的雄奇。而更主要的，是他继承杜甫完成了诗风诗格的新变，并发展了杜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 

奇险倾向，形成自己奇崛险怪、豪健奔放的独特风格。 

关于杜甫求奇思变的创作倾向，前人论述颇多，此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杜甫的这一倾 

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他所处的“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的。葛晓音在《论天宝 

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从杜甫岑参等诗人创奇求变的共同倾向谈起》一文中指出：“如果仔细 

阅读天宝至大历间的全部诗作，就会发现杜诗中某些‘变态’，乃是当时诗坛的共同趋势，只不过这些 

微妙的变化散见于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不像杜诗表现得那么集中而已”，“经过分析排比，仍然可以举 

出一批与杜甫具有共同的奇变倾向的诗人，例如岑参、毕曜、苏涣、王季友、孟云卿、独孤及等，他们创 

奇求变的端倪由顾况等大历至贞元之间的一批诗人接续，逐渐开出了贞元、元和之间诗歌大变的风 

气”④。论文虽然没有直接触及韩愈，不过修正了传统的杜甫与韩愈诗变的单线联系的说法，厘清了 

韩愈诗变的发展脉络。葛文提到的岑参、毕曜、苏涣、王季友、孟云卿，都和杜甫交往密切，有诗为证。 

杜甫与独孤及虽无交往的文字留下来，但独孤及与杜甫的友人李白、高适、岑参、毕曜、贾至、郑潜曜、 

李之芳、薛华、李舟、陈兼等关系密切，而陈兼之子陈京即出独孤门下，想来杜甫与独孤及当有来往。 

岑参诗雄奇瑰丽，风格奇峭。殷瑶评其诗日：“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⑤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亦 

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0册。 

邓小军：《理学本体一人性论的建立——韩愈人性思想研究》，《孔子研究M993年第 2期。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M954年第 2期。 

陈平原主编：《文学史》第 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 97页。 

殷瑶：《河岳英灵集》卷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 ：《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o年，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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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属词尚清，用意尚切 ，其有所得 ，多入佳境 ，迥拔孤秀 ，出于常情 。”④苏涣是一传奇人物 ，剽勇不 

羁，作诗求奇，他的《变律诗》就是有意变奇之作。王季友，亦是奇人，杜甫称其“豪俊”④，殷瑶评其诗 

日：“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③孟云卿，工诗，杜甫称为“古人诗”④。元结乾元三年(760) 

编《箧中集》，录沈千运等七人之诗二十四首，其中录云卿诗五首。元结《箧中集序》云：“吴兴沈千运， 

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 

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⑤实则七人之诗“皆与时异”。《四库全书总目 ·<箧中集)提要》评云：“其诗 

皆淳古淡泊，绝去雕饰”，“与当时作者门径迥殊”。独孤及与萧颖士、李华、贾至等都提倡古文，实为 

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四库全书总目·<昆陵集)提要》云：“唐 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 

开元、天宝 ，诗格大变 ，而文格犹袭 旧规 ，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 、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 

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断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辛文房 

谓及诗“格调高古，风神迥绝”⑥。至于顾况，善为歌诗，性诙谑放任，不修检操。韩愈弟子皇甫浞称其 

诗“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 

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⑦贺裳评其诗日：“顾况诗极有气骨，但七言长篇，粗硬中时杂鄙句，惜有高 

调而非雅音。”⑧粗硬而杂鄙句 ，正是求奇。以上数人 ，对韩愈的创作都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但就诗歌创作的奇险倾 向而言 ，杜甫的影响是主要的。 

开元盛世，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李白、杜甫和王、孟、高、岑等共同把诗歌创作推向 

一 个高峰。杜甫要超越同时大家，必须创新，开辟一条 自己的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 

休”，这里的“语”，实际上就是指诗歌创作。诗怎样才能“惊人”?杜甫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奇”，正 

如他在《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中所说的“老夫平生好奇古”。怎样才能达到“奇”?杜甫主要采取了 

三种手法：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探索新的体式和句式。 

以文为诗，是指诗的散文化，即以作文之法作诗。吴瞻泰云：“子美之诗驾乎三唐者，其旨本诸 

《离骚》，而其法同诸《左》、《史》。不得其法之所在，则子美之诗多有不能释者，其旨亦因之而愈晦 
⋯ ⋯

。 而至其整齐于规矩之中，神明于格律之外，则有合左氏之法者，有合马、班之法者。其诗之提 

掣起伏，离合断续，奇正主宾，开阖详略，虚实正反整乱，波澜顿挫，皆与《史》法同。”⑨刘熙载云：“杜陵 

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 ，而苍茫雄直之气，亦逼近之。”⑩方东树亦云：“杜公 

以《六经》、《史》、《汉》作用行之 ，空前后作者，古今一人而已。”⑩管世铭则 云：“杜工部五言诗 ，尽有古 

今文字之体。前后《出塞》、‘三别’、‘三吏’，固为诗中绝调，汉、魏乐府之遗音矣。他若《上韦左丞》， 

书体也；《留花f-i》，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 

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褥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 

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893页。 

杜甫：《可叹》，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 1830页 

殷瑶：《河岳英灵集》卷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 ：《唐人选唐诗》(十种)，第 67页。 

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五，《杜诗详注》卷十七，第 1511页。 

元结：《箧中集》卷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唐人选唐诗》(十种)，第 27页。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583页。 

皇甫浞：《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皇甫持正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340页。 

吴瞻泰：《杜诗提要 ·自序》，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第 4页。 

刘熙载撰，王气中笺注：《艺概 ·诗概》，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185页。 

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 211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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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①他如《塞芦子》，犹似一章奏议。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 

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数百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 

韦处乞大邑瓷碗》等，直如书札。《八哀诗》，犹如八人传记。仇兆鳌评《八哀诗 ·赠太子太师汝阳郡 

王琏》日：“此拈‘谨洁极’为通篇之眼，将诏王射雁，用三段详叙。如《史记 ·淮阴侯传》多入蒯通语， 

《司马相如传》备载文君事，皆以旁出见奇，方是善于写生者。”④又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云：“各章 

以序事成文 ，部署森严 ，纯似班史 。唯此章 ，感慨激 昂，排荡变化 ，直追龙 门之笔。”陈讦评《草堂》诗 

云：“此诗序述其事，似一篇重来草堂记序。盖仿太史公《史记》序事体，直书其事而以韵语出之。开 

后来《诸将》、《八哀》、《往昔》(疑当作《往在》或《昔游》一一 引者)、《壮游》诸诗体格。”③至于个别散文 

式的诗句，如《春日忆李白》之“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之“尚看王生抱此怀， 

在于甫也何由羡”，《徐卿二子歌》之“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丹青引》之“将 

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之“王郎 

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等等，更是比 

比皆是 。 

以议论为诗，虽不是杜甫的首创，但却是杜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 

现了以议论入诗又能保持诗歌情韵 的艺术独创性。此诗根据 自身经历 ，按照还家的时间顺序 ，以议 

论与叙事抒情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真切描写沿途见闻和到家后的情景，集中表现了他“致君尧舜上” 

的抱负，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以及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北征》的布局是两头议论、 

中间叙事 ，叙的是还家探亲的私事 ，议的是对国家大事的深谋远虑 ，而以家 国之忧和身世之感直贯全 

篇，充分体现了杜诗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此类五古长篇，发挥赋的铺陈排比的手法，夹 

叙夹议，便于表达复杂的感情、错综的内容。而《戏为六绝句》，开以绝句论诗的先河，在文学批评史 

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偶题》，前半论诗文，后半叙境遇，叙议结合，脉理精细。翁方纲评曰： 

“杜公之学 ，所见直是峻绝。其 自命稷、契 ，欲 因文扶树道教 ，全见于《偶题》一篇 ，所谓‘法 自儒家有 ’ 

也。”④杜甫的一些咏物诗，往往借物寓理，发大议论。如《题桃树》，虽题属桃树，而寓意却甚大。范廷 

谋评日：“此《诗》之兴体，偶借桃树以起兴，于小题中抒写大胸襟、大道理。通首八句，因桃树而念及 

贫人，因贫人而念及禽兽，而遂及寡妻群盗，仁民爱物之心一时俱到。公之性情、经济具见于此，勿认 

作咏物诗看。”⑤洪迈评《缚鸡行》云：“此诗 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跛及也。”⑥ 

《麂》，全诗借麂立言，工于体物，巧于抒情，以灵动笔致书写警世至理，允称大手笔。故吴瞻泰云：“极 

小题 目，每每发出绝大议论。”⑦七言歌行《古柏行》，描写古柏形神兼备，抒情议论寄托遥深。最后八 

句，“卒章显其志”，联系大厦将倾需栋梁的现实，发出“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深沉感喟。杨伦评《剑f1》 

诗云：“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⑧杜甫的 

许多咏史怀古诗，往往借古人躯壳而抒己怀抱，以史为鉴，寓含议论。如《石笋行》，杜甫在诗中对古 

来的传说给予了否定，推想石笋当是昔时卿相墓表。指出蒙蔽百姓的世俗之见，犹如小臣之谄媚皇 

帝，误国乱政，其害无穷。诗以“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作结，表现了杜甫疾恶如仇和反 

对迷信的鲜明态度。吴瞻泰评日：“绝大议论，忽发在石笋极细事中，使人动心骇目，正不必泥其所指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五古凡例》，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1546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六，第 1394页。 

陈讦 ：《读杜随笔》下卷，清雍正十年(1732)松柏堂刻本。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1380页。 

范廷谋：《杜诗直解》七律卷一，清雍正六年(1728)范氏稼石堂刻本。 

洪迈：《容斋三笔》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 475页。 

吴瞻泰：《杜诗提要》卷九，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 515页。 

杨伦：《杜诗镜铨》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 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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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几乎全用议论，然因其并无肤泛空言，且感情充沛，形象鲜明，因而仍使 

人觉得诗味盎然。故沈德潜云：“此议论之最高者，后人谓诗不必著议论，非通言也。”④而杜甫直咏时 

事的诗篇 ，更是借事发议 ，寓意深刻 。如《有感五首》，这组诗是收京后第二年春 ，杜甫有感于 当时时 

局动荡，就军国大政发表见解的一组政治诗 。汪瑗评 日：“此五章，皆大道理正议论 ，可见少陵学术之 

深宏，非特诗人而已。”③《诸将五首》，用七律的形式议论军国大事，讽刺诸将不能御寇安疆，为国解困 

分忧。郝敬评 日：“此讽天宝以来诸将 ，以诗当纪传 ，议论时事 ，非吟弄风月 ，登眺游览 ，可以任兴漫作 

者也。⋯⋯五首纵横开合，宛是一章奏议，一篇训诰，与《三百篇》并存可也。” 又如《前出塞九首》第 

六首纯为议论，表达了杜甫对于战争 目的和民族关系等根本问题的正确见解，见识远高于当时所有 

的边塞诗 。 

杜诗奇，源于创。敢于创新，避熟生新，因旧翻新。“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是杜甫 

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蔡居厚云：“惟老杜《兵车行》、《悲青 

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 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 《饮中八仙歌》亦是创 

格，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不发一句议论，而八人醉态活现。王嗣夷评云：“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 

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 自如，亦诗中之仙也。”⑥夏力恕评 

云：“此篇为少陵创格”，“盖谣谚之别体，乐府之遗音，故有重韵”∞。《曲江三章章五句》，是一种每首 

五句的七言诗体，一、二、三、五句押同一韵，都在第三句上作顿，非今非古，自我作古，亦是杜甫的创 

体。梁运昌评《白丝行》日：“本是平调，但仄韵换仄，词句自缓，音节 自紧，此杜老新调。”⑥ 

律诗，至唐始定型。五言律诗，至杜审言、沈俭期、宋之问时已成熟。但七言律诗直到杜甫时始 

成熟。律诗有严格的格律，有一定的平仄格式。为使律诗更多变化，有的诗人尝试打破固定的平仄 

格式，即所谓拗体律诗。杜甫之前，律诗中虽已有拗句出现，但拗体七律却是杜甫的新创，而且是有 

意为之。关于杜甫拗体七律的数量，说法不一。方回谓：“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 

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止句中拗一字 ，往往神出鬼没 ，虽拗字甚多 ，而骨骼愈 

峻峭。”⑨香港学者邝健行认为有三十四首⑩。于年湖博士则认为杜诗中广义的拗体七律共有五十 

首，狭义的(既有拗句又有拗调的七律)有三十八首⑩，如《白帝城最高楼》、《白帝》、《黄草》、《即事》(暮 

春三月)、《立春》、《愁》、《昼梦》、《暮春》、《赤甲》、《江雨有怀郑典设》等。有人认为杜甫居夔州时方有 

拗体七律，其实不然，较早所作的《郑驸马宅宴洞中》、《题省中壁》、《曲江对酒》、《题郑县亭子》、《望 

岳》、《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崔氏东山草堂》等诗，已是拗体七律。王渔洋云：“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 

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 

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 ，抑扬抗坠 ，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许浑之 ‘溪云初起 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 

赵嘏(应为许浑——引者)之‘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是也。” 而渔洋所说的第二种拗体， 

即所谓的“丁卯句法”，其实也是为杜甫所始创。方回早已指出：“今江湖学诗者，喜许浑诗‘水声东去 

吴瞻泰：《杜诗提要》卷六，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 306页。 

沈德潜：《杜诗偶评》卷四，清乾隆十二年(1747)潘承松赋闲草堂初刻本 ，第 83页。 

汪瑗：《杜律五言补注》卷二，明万历新安汪文英刊本，第 235—236页。 

郝敬：《批选杜工部诗》卷四，明天启六年(1626)山草堂刻《山草堂集 ·外编》本。 

胡仔撰，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国风汉魏六朝上》引《蔡宽夫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 5页。 

王嗣夷：《杜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8页。 

夏力恕：《杜诗增注》卷一，清乾隆十四年(1749)古泉精舍刻本。 

梁运昌：《杜园说杜》卷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 397页。 

方回撰，李庆甲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五《拗字类》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 1107页。 

邝健行：《论吴体和拗体的贴合程度》，《诗赋与律调》，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 35—36页。 

于年湖：《杜诗语言艺术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 69页。 

王士稹：《分甘馀话》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 68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⑩ @ 



12 文史哲 ·2O12年第 6期 

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 ’，以为‘丁卯句法，，殊不知始于老杜 ， 

如‘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之类是也。”①而百韵长 

排也是杜甫首创的。仇兆鳌评《秋 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即日：“考唐人排律，初惟六韵 

左右耳。长篇排律，起于少陵，多至百韵，实为后人滥觞。”②杜甫绝句亦别具一格，奇崛朴健，与盛唐 

诸家不同。有人统计过，在杜甫今存 138首绝句 中，就有古绝 32首 ，拗绝 29首 。杜诗押仄韵、押险 

韵 的情况也 比较多。 

律诗句式，五言诗一般为“二三”式，或“二二一”式；但杜诗句式还有“四一”式、“二一二”式、“一 
一 三”式、“一三一”式 、“一四”式、“三二”式等多种形式。七言诗句式一般有“四三”式或“四二一”式 ， 

但杜诗句法还有“四一二”式、“37-"”式、“二五”式、“三四”式、“一六”式等多种形式。杜甫还有意造 

成错位句，使句子成分颠倒错综，给人耳 目一新之感。如《郑驸马宅宴洞中》之“春酒杯浓琥珀薄，冰 

浆碗碧玛瑙寒”，为写富贵人家酒好器丽之名句，其妙在于避俗就新，不直言“琥珀杯薄春酒浓，玛瑙 

碗碧冰浆寒”，而是“将杯 、碗倒拈在上 ，而 以浓、薄、碧、寒 四字互 映生姿 ，得化腐为新之法”③。又如 

《放船》之“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用一四句式突出“青”、“黄”二字，极为准确地写出了船行迅速、 

两旁景物联翩而过的视觉感受，颇为精警。他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之“绿垂风折笋， 

红绽雨肥梅”，《秋兴八首》其八之“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都是著名的例子。 

杜诗的“奇”，还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避俚俗，而又能做到由雅入俗。如《愁》诗，题下原注： 

“强戏为吴体”，黄生即云：“皮陆集中，亦有吴体诗，乃当时俚俗为此体耳，诗流不屑效之。杜公篇什 

既众，时出变调，凡集中拗律，皆属此体，偶发例于此，日‘戏’者，明其非正律也。”④如《戏作俳谐体遣 

闷二首》，写夔州风俗之可怪 ，又别具一格 。又如《夜归》诗 ，写醉后归家所见所 闻深夜景象 ，以及边歌 

边舞之醉态，亦近tint体。胡震亨评云：“故作一种粗卤质俚之态，以尽诗之变，此所以为大家也。”⑤ 

杜诗还大量使用俚词俗语。黄彻即云：“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峡口惊猿闻 
一 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却绕井栏添个个’。《送李校书》云：‘临歧意颇切，对酒不能吃’，‘楼头吃 

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⑥吴齐贤《论杜》 

云：“极俗鄙之句 ，而化为神奇者，如 ‘攀桂仰天高’、‘捣药兔长生 ’，举之不胜举也 。”⑦此例 尚多，兹不 

赘述。杜甫不避俗 ，而能化俗为雅 ，甚至不避丑，而能化丑为美 ，这正是杜诗的奇特之处。杜诗用语 

的独特之处 ，还在于敢用他人所不用或极少用的词语。如“侧塞”一词 ，唐以前 ，大概只有《水经注》和 

梁简文帝的文章中偶尔用过，诗中尚未见。而在清编《全唐诗》中，只有杜甫两次用过“侧塞”一词：一 

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侧塞被径花，飘摇委墀柳。”一是《阻雨不得归滚西甘林》之“虚徐五株 

态，侧塞烦胸襟”。而文中，似乎只有颜真卿在大历六年(771)三月所写的《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 

记》中用过：“于是远近骏奔，道场侧塞 ，圣像放光 。”原来“侧塞”一词是佛经翻译中的常用词语 ，意为 

积满充塞 。如后汉竺大力 、康孟详共译《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第五》云：“至夜半后 ，明星出时，诸 

天侧塞虚空。”唐僧提云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上云：“净居天众侧塞虚空。”唐玄奘译《甚希有 

经》云：“侧塞充满，无有间隙。”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五十一云：“乃睹塔内侧塞僧徒，合掌而立。” 

杭州雷峰塔中之藏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亦载佛言：“一切如来、应、正等觉 

侧塞无隙，犹如胡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而在诗中，据今所见，恐杜为首用。宋人范浚《题茂安兄 

方回撰，李庆甲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五《拗字类》序，第 1lo7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九，第 1716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第 47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引，第 1599页。 

胡震亨：《杜诗通》卷十四，清顺治七年(1650)朱茂时刊刻本。 

黄彻：《碧溪诗话》卷七，丁福保辑 ：《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379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诸家论杜》，第 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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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野亭》诗云：“侧塞乱花红被径 ，檀栾高竹翠缘 陂。”①乃是因袭杜诗 。张戒说得好 ：“世徒见子美诗多 

粗俗 ，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 ，非粗俗 ，乃高古之极也。 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 ，惟子美一人能之。 

中间鲍照虽有此作，然仅称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 

浅近，其气卑弱。至于卢仝，遂有‘不唧溜钝汉’、‘七碗吃不得’之句，乃信口乱道，不足言诗也。近世 

苏 、黄亦喜用俗语 ，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 ，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② 

应该说，诗到杜甫，已是登峰造极，很难逾越。韩愈对杜甫自然是无限景仰的，他的诗有的模仿 

杜诗 ，有的袭用或化用杜诗 。如《题张十一旅舍三咏》，有似杜诗 ，而其 中《井 》诗云 ：“贾谊宅 中今始 

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则全模仿杜诗《江南逢李龟年》。杜诗《江 

村》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韩诗《感春五首》其一则云：“已呼孺人戛鸣瑟，更遣稚子 

传清杯。”韩诗《石鼓歌》亦多模仿杜诗《李潮八分小篆歌》，如杜云：“潮乎潮乎奈汝何”，韩则云：“才薄 

将奈石鼓何”；杜云：“快剑长戟森相向”，韩则云：“快剑斫断生蛟鼍”。韩诗《送李六协律归荆南》：“江 

燕正飞飞”，即袭用杜诗《秋兴八首》其三 ：“清秋燕子故飞飞”。《闲游二首 》其二 ：“子云祗 自守”，亦袭 

用杜诗《送杨六判官使西蕃》之“子云清 自守”。甚至个别用词 ，也步杜甫后尘而用之 。吴农祥评杜诗 

《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 大食 刀歌》日：“倔强 险怪 ，是 昌黎所祖 。”④王士 稹日：“杜七言千古标准 。 

⋯ ⋯ 贞元 、元和问学杜者 ，惟韩文公一人耳 。”④田雯日：“善学少 陵者 ，无如昌黎歌行 ，盘空硬语，妥帖 

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⑤乔亿亦日：“退之五言大篇学杜，而峭露特甚。”@方东树则日：“(韩)公七 

言皆祖杜拗体 。”⑦所以王桥 日：“因知韩诗亦 自杜诗中来。”⑧ 

对志大气傲的韩愈来说，是不甘心屈居杜甫之后亦步亦趋的。他要开宗立派，独树一帜，但是如 

何才能达到呢?宋谊《杜工部诗序 》云：“唐之时以诗 鸣者最多 ，而杜子美迥然而异。相望数千载之 

间，而独得古人之大体。其词曲而中，其意肆而隐，虽怪奇伟丽，变态百出，而一之于法度，不几于古 

之言志而咏情者乎 !”⑨‘‘ 陉奇伟丽 ，变态百出”，正是杜诗的一大特点 。于是 ，韩愈一 眼觑定而极力效 

仿之，超越之。他在《调张籍》中即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 

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县斋有怀》云：“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醉赠张秘书》云：“险语破鬼胆， 

高词媲皇坟。”《答张彻》云：“搜奇 日有富 。”《谁 氏子 》云：“力行险怪取贵仕 。”《上宰相书》云：“居穷守 

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上兵部李侍郎书》说：“《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 

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怪奇伟丽，力行险怪，正是韩诗最突出的特点。 

怎样才能做到险怪伟丽?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 ，就是韩愈求奇而采用的重要手段 。赵翼《瓯北 

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其实韩愈是继承和发展了杜甫“以文为诗”的传统。苏洵《上欧阳内 

翰第一书》谓：“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⑩韩诗又何尝不如是!他的 

诗喜用古文之法，铺张扬厉 ，蔚为大观。如有名的《南 山诗 》，长达一百零二韵 ，以汪洋恣肆的笔触 ，对 

终南山雄伟奇丽的自然景观作 了多角度 、多层次的全方位描写 ，诗 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和十四组 

范浚：《香溪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 450—451页。 

刘溶：《杜诗集评》卷六引，黄永武主编：《杜诗丛刊》第四辑，第 641页。 

王士稹撰，张宗椅辑：《带经堂诗话 ·纂辑类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 95页。 

田雯：《古欢堂集 ·杂著》卷二，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700页。 

乔亿：《剑溪说诗》卷上，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1083页。 

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十二，第 269页。 

王稀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 ·韩用杜格》，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 71页。 

阙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宋本。 

苏洵撰，曾枣庄等笺注：《嘉韦占集笺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 328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⑦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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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字，其气势之宏大，结构之严密，体物之巧妙，雕琢之精工，无不追新猎异，穷极变化，雄奇纵恣，独 

辟蹊径。关于连用五十一个“或”字，饶宗颐认为系脱胎于古印度马鸣著、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 · 

破魔品》中的一段译文④。有的论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韩愈创作《南山诗》，不一定是受了《佛所行 

赞》的影响，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并指出在商代已有比较成熟的连用格了，而在《易经》、 

扬雄《解嘲》、曹植《洛神赋》以及陆机《文赋》等作品也有若干“或”字连用之例，而道教作品中“或”字 

连用次数亦有多达三十七次的，与《佛所行赞》大致相当。而对于博取众长的韩愈来说，二者的影响 

当是兼而有之。但佛经翻译的特点之一，是通俗化、口语化，语多重沓繁冗。而《南山诗》的不免辞 

费，意有重复，当是受译经的影响大一些。再如《石鼓歌 》，全诗长达六十六句 ，以文为诗 ，以议论 为 

诗，体势宏敞，雄浑光怪，典重瑰丽，句句语重，音韵铿锵，一韵到底。如《桃源图》，开首即云：“神仙有 

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以议论突兀而起，又以议论戛然而止，排斥众议，力辟神仙之说。而中 

间夹以桃源故实的铺叙与桃源图画的描绘，从而使议论新而不空，描叙平中见奇，章法妙绝。《谢自 

然诗》也是反对神仙之说，认为“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莫能尽性命，安得更长延”，秦皇、汉武笃 

信神仙之术，致使“此祸竞连连”。规劝人们：“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奈何不 自信，反欲从物迁?” 

顾嗣立评 日：“公排斥佛老，是生平得力处。此篇全 以议论作诗，词严义正，明 目张胆 ，《原道》、《佛骨 

表》之亚也。”④如《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全仿杜诗《冬狩行 》，写张建封与他的部下打马球游戏 。开头写 

打马球前的情形 ，中间正面描写打马球 的精彩场面，末发议论 ，“此诚 习战非为剧 ，岂若安坐行 良图。 

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讽劝张建封莫耽于游戏作乐，而应率部杀敌立功。全诗写得奇 

巧诡谲，变化多端，遒劲拗峭，令人神惊意骇。特别是二十句诗竞七次换韵，每韵二句者与四句者相 

为承接转，而意与韵或断或连，平仄互协，错综峭拔，充分体现了韩诗奇险拗峭的独特风格。如《谒衡 

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开头两句，先概写五岳，然后专写衡岳。写衡岳，先概写其雄伟气势，再特 

写其由阴转晴的变化 ，由众峰 的突兀耸立再特写四峰的各具姿态。然后进到谒庙拜祭 ，占 卜吉凶 ，末 

写佛寺投宿，照应题目，脉络清晰，章法井然。而在写登岳谒庙中，寄寓个人身世之感，岳峰的奇姿百 

态与个人的兀傲不平 ，错综交织 ，互为映衬 ，夹叙夹议 ，亦庄亦谐 ，挥洒 自如 ，极具变化 。用韵亦颇费 

苦心，全诗用平声东韵一韵到底，十七个韵句，除三个对句的末三字用平仄平外，其余皆用三平调，音 

节铿锵有力 。沈德潜评 日：“‘横空盘硬语 ，妥帖力排再’，此诗足 当此语 。”③如《岳阳楼别窦司直 》，诗 

的前半写景，记述岳阳楼的胜况，铺写洞庭风涛的壮丽景色，以赋家手法，层层铺叙，浓墨重彩，笔力 

雄健，雕形镂象，遂成壮观。后半叙事，抒发其迁谪之恨的感慨，以议论入诗，自叙经历，关合挽转，前 

后照应，自成章法，布局巧妙。孙昌武评曰：“此种磊落长篇，尽力铺排，穷极笔力，用语用韵更逞奇求 

新，典型地表现出韩诗特色。”④即如《荐士》诗，不啻一篇诗歌论。先叙诗歌的发展流变，肯定《诗经》、 

建安以来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高度评价了陈子昂改革唐代诗风的不朽功绩和李白、杜甫的巨大成 

就 ，严厉批判了齐梁陈隋的不良诗风。次叙孟郊的诗品人品，提出了“横空盘硬语 ，妥帖力排算”的诗 

歌创作主张。末写荐士的宗旨目的。叙事纵横，善用比喻，铸词造句，语多奇崛。全诗“虽为荐孟郊 

作，其论诗之旨，悉具于是矣”⑤。又如《调张籍》一诗，名为戏赠张籍，实是针对当时某些人贬抑、诋毁 

李白、杜甫的偏向，给予尖锐的批评，而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既不扬李抑杜，也不扬杜抑 

李，而是李杜并尊，绝无轩轾：“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李杜优劣”论战 

中，韩愈第一次公开提出为后人服膺的公允评价，实为卓识。对于李杜诗歌创作的成就，作者不是平 

① 饶宗颐：《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谶译马鸣(佛所行赞>》，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九册，1963年。见陈允吉：《唐音佛教辨 

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 135页引。 

②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 34页。 

③ 《唐宋诗醇》卷二十九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孙昌武：《韩愈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 61页。 

⑤ 夏敬观：《说韩》，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第 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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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直叙，而是驰骋想象，运用一系列奇瑰生动的比喻，揣想李杜创作时灵感发越的奇伟壮观和诗歌所 

达到的奇妙瑰丽的艺术境界，奇幻变化，壮浪恣肆，以形象为议论，充分体现了韩诗尚奇的特点。延 

君寿谓此诗“通首极光怪奇离之能，气横笔锐，无坚不破”①。朱彝尊则评日：“议论诗，是又别一调，以 

苍老胜。他人无此胆。”②《忽忽》、《嗟哉董生行》等皆全诗散文化。他如《泷吏》云：“往问泷头吏，潮州 

尚几里 。行当何时到 ，土风复何似?泷吏垂手笑 ，官何问之愚 。”《寄卢仝 》云：“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 

数间而巳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放纵是谁之过欤，效尤戮仆愧前史”。《马厌谷》 

云：“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路傍堠》用人声陌、锡韵，而“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 

隔”，则是特殊句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过于追求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过于散文化，往往会减弱诗 

的韵味。韩愈及韩孟诗派中人自不免此弊。如韩愈的弟子卢仝(号玉川子)作了一首《月蚀诗》，“虽 

豪放，然太怪险，而不循诗家法度”④，过于散文化，如开头即云：“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斗柄插 

子，律调黄钟”，与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开头“元和庚寅斗插子 ，月十四 日三更中”云云，则是学杜 

甫《北征》诗开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而韩诗大半增减卢仝诗句，不及杜诗远矣。如《古风》 

全用古文句法，难怪刘克庄将其误为“古赋”④。又如《落齿》，全诗用十八韵三十六句絮絮叨叨地写掉 

牙，又用“焉”、“矣”、“尔”等虚词津津有味地加以描绘，真是一首歪诗。故沈括云：“韩退之诗，乃押韵 

之文耳 。虽健美富赡 ，而格不近诗 。”⑤张耒则谓 ：“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 ，则退之于诗，诚未 

臻其极也 。”⑥ 

韩愈基于他“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是有意追求奇险的。如《李花赠张十一署》，诗前半着力摹 

写李花的情状 ，刻画从黑夜到清晨之 间李花的物色变化，描绘 了阳光、云彩和花树交相辉映的丽景 ， 

奇思壮采，灿烂辉煌，令人魂迷眼乱，其浪漫的情调、宏阔的意境和丰富的想象，充分体现了诗人“神 

奇变幻”的艺术特征。后半由花及人，借花致慨，自伤身世，百感交集。全诗写得精妙奇丽，体物入 

微，发前人未得之秘。又如《听颖师弹琴》，前十句用各种不同的比喻形容颖师弹琴的抑扬变化，称赞 

琴声之妙 ；后八句写诗人听琴的感受 和反应，抒 发闻琴而悲 的抑郁情怀。全诗章法奇诡 ，不拘一格 ， 

极顿挫抑扬之致。难怪林马l可称其为“奇作”⑦，朱彝尊称誉此诗“写琴声之妙入髓，又一一皆实境”，“可 

谓古今绝唱”@。又称《利剑》诗“语调俱奇险”⑨。又如《贞女峡》诗 ，虽短短六句 ，却生动形象地描绘 

了山峡的险峻、江流的湍急和诗人惊心动魄的感受。故蒋抱玄评日：“起语恢奇，收语雄而直率。”⑩又 

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前半写秋游青龙寺，在描写寺内柿叶柿实一片彤红时，用了这样的一些 

比喻：“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颊虬卵。”可谓句奇语怪，狠重奇险，但取喻颇工。 

宋人黄震称：“《南 山诗 》，险语层出”，“《雉带箭》，峻特有变态”，“《石鼓歌》、《双鸟诗 》尤怪特”，“《赤藤 

杖歌》‘赤龙拔须’、‘羲和遗鞭’等语，形容奇怪”，“《辛卯雪》‘万玉妃’之句，《李花》‘万堆雪’之句，《寄 

卢仝 》‘犹上虚空跨骒弭’之句，《醉 留东野》为云为龙之旬 ，皆立怪 以惊人者”⑩。方 回日：“昌黎大才 

也 ，文与六经相表里 ，史汉并肩而驱者 。其为大篇诗 ，险韵长句一笔百千字 。”@如《落叶送陈羽》、《赠 

延君寿：《老生常谈》，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1818页。 

朱彝尊：《批韩诗》，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第993页。 

王观国：《学林》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新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218页。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隐居诗话》，第 118页。 

张耒：《明道杂志》，顾氏文房小说本。 

林马I可：《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彝尊：《批韩诗》，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 1008页。 

朱彝尊：《批韩诗》，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 184页。 

蒋抱玄：《评注韩昌黎诗集》，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 191页。 

黄震 ：《黄 氏 日钞》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方回撰，李庆甲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第 749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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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阳李大夫》为拗律，《答张彻》排律用拗体，《河南令舍池台》似仄韵拗律，《南山诗》、《喜侯喜至赠张 

籍张彻》、《赠崔立之评事》、《叉鱼招张功曹》、《病中赠张十八 》等用险韵 ，愈险愈奇。而“《答张籍》五 

律一首 ，自起至结 ，句句对偶，又全用拗体 ，转觉生峭。此则创体之最佳者”①。特别是《陆浑山火和皇 

甫浞用其韵》，写冬夜野火烧山之事 ，驰骋想象 ，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 ，写得光怪陆离 ，词 旨诡异，造语 

险怪，可谓韩愈刻意求奇之作。宋人员兴宗《永嘉水并引》云：“韩退之《陆浑山火》诗，变体奇涩之尤 

者，千古之绝唱也。”④遂用其韵而赋《永嘉水》诗。正因此诗怪异奇特，故后之仿效者不乏其人。而这 

首怪诗竟使韩愈成了“仙”，林希逸《纪异诗》即云：“天在屋头非虚言，陆浑山火虽富妍，无所劝戒何足 

编 ，惜渠不遇昌黎仙 。”④陈允吉更是独具慧眼，精辟地指出韩愈所受佛教壁 画的影 响，而《陆浑山火》 

“应该是有 ‘地狱变相 ’为其构思加工的基础的”④。所 以有人认为韩愈“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确， 

韩愈在诗中不厌其烦地描写那些丑恶险怪的事物，甚至津津有味地渲染阴森恐怖的杀人场面，如《元 

和圣德诗》所描写的那样，不惜以 1024字的冗长篇幅极力铺陈，为的是“明天子文武神圣，以警动百 

姓耳目，传示无极”。难怪李如篪斥责说：“如退之《元和圣德诗》序刘辟与其子临刑就戮之状，读之使 

人毛骨凛然 ，风雅 中安有此体?”⑥苏辙亦斥韩愈之陋 ：“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 》言刘辟之死云云 ，此李 

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 自谓无愧于雅颂 ，何其陋也 !”⑥ 

杜甫集诗之大成 ，奇险乃其一偏 ，韩愈继之将此发展到极致而 自成一家。叶燮云 ：“韩愈为唐诗 

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⑦ 

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诚然不错；但说宋之诸人“皆愈为之发其端”，则有未确。若追溯起来，发宋 

诗之“端”者，实是杜甫。杜诗不仅表明中国诗歌史从浪漫转向写实的重大变化，而且以更加内在的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以及士人社会地位的调整为背景 ，反映士人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的重大 

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范型的重大转变。就诗歌演进的历程而言，杜诗肇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由 

所谓“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可以说 ，整个北宋诗坛是为杜 、韩所笼罩 的。宋初所谓 白体、晚唐体 、 

西昆体三大诗派，除西昆体的代表诗人杨亿不喜杜甫外，大多尊杜。如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傅，即尊 

杜胜过尊白，可谓两宋尊杜第一人。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道尊孔孟，文宗韩愈，诗尊杜 

甫。而真正把孟子、韩愈、杜甫三人一齐推向高峰的，是王安石。作为志向远大而又学识渊博的改革 

家 ，王安石是将杜甫作为诗艺和道德两臻极致的榜样来学习和崇仰的。他的诗用硬语，押险韵 ，好用 

典，讲对仗，有类杜、韩，而其雅丽精严，又有杜、韩所不及者。王安石之后，亦多是从道德和诗艺两方 

面推尊杜甫 ，而多赞誉韩愈的文章 。如苏轼、黄庭坚等都是。及至秦观的《韩愈论 》，纵论古今诗文的 

因革演变，而大赞杜甫和韩愈乃集诗文之大成者。应该说 ，诗至王、苏、黄 ，“宋调”已正式形成 了。 

王、苏 、黄乃上继杜、韩而变 ，变亦利弊互见。等而下之，学杜、韩则多得其皮毛矣 。平心而论 ，末流之 

弊，虽不能归罪于首倡者，但诗变而极，必生其弊，亦诗道发展之必然也。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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